
嬴政，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中
央集权制封建帝国的创立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王。明代思想家李贽赞誉
他为“千古一帝”。他“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
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统一了
全国，结束了诸侯纷争的混乱局面。他制定的许
多制度，如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车同轨，书同
文，统一度量衡，开辟驿道等等，被后代王朝遵循，
有的一直沿用到今天，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
重大的影响。

登基后，他五次巡游天下，“示强威，服海内”，
留下许多遗迹，让后人遐思。他虽然离开人世两
千多年了，但他的诸多遗迹，至今仍然是我们宝贵
的遗产。

在十二年的皇帝生涯中，他跑遍了大半个中
国，全国46个郡，他的足迹踏过38个。公元前210
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上会稽，祭大禹”（《史
记》）。归途中，“始皇东游自江乘渡江”（[元]《（至
正）金陵新志》）。江乘，今天的南京。过江后，经
过滁州向北到琅琊郡（临沂）。《一统志》上说，他在
滁州留下了三处遗迹：皇道山、秦王拖锹岭、秦皇
塘。明清的滁州志书也都有记载。

四十年前，我读到[光绪]《滁州志》，跑过许多
地方实地查看。那时，我曾特地骑车去探查过滁
州来安交界处的皇道山。如今，乘着秋高气爽，我
再次去探寻一下秦始皇遗迹。这次，我要去秦皇
塘。

《滁阳志》说，“秦皇塘，在州东五里，周三里。”
周长三里，那是个很大的塘了。要知道，那时候

“菱溪塘，在州东七里”，才“周一百三十丈”（《滁阳
志》）。州东五里，那是在滁东乡，在东营房西围墙
外。三十几年前，这里属于沙岗大队靶场生产
队。我有一个学生担任过沙岗大队书记好多年，
他家我去过。附近村庄还住着我的好多亲戚，那
一带我是经常去的。

我是怎么知道这个位置的呢？靠采访。有一
年过年，许多亲戚在团山的张圩团聚，有老人有年
轻人。那里距离靶场不远。我特地问他们，秦皇
塘在哪？他们七嘴八舌，一致告诉我，就在靶场

队，说那里又叫老龙洼。还说，老龙洼是一条长长
的河沟，地势低洼，年久失修，大半淤塞了，成为烂
泥塘。部队在那里设了打靶场，子弹就是脱靶，也
不会飞到外面伤人。还说，放牛娃平时常去那里
放牛，他们还会拾到子弹壳。长沟，哦，靶场队南
边就有一个村庄叫长沟，位于老龙洼的南端。他
们说，老龙洼的北面是老龙头，地图上写着拖锹
岭。我知道志书上叫秦王拖锹岭，也是同秦始皇
有关的遗迹。

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秦皇塘成了什么样子
呢？

我坐公交车出发，在义乌商贸城公交站下了
车，向南到十字路口，沿着淮河西路向东走。走到
路的一半，大约一百多米，刚过商贸城，就踏上一
座公路桥了。站在桥上，看见北边有一条又长又
宽的河沟，水利部门在路边立了一块指示牌，上面
写着“老龙洼”。哦，这里就是秦皇塘了。今年雨
水稀少，河沟的水不算多。洼地上长满了芦苇，一
眼看不到尽头，秋风吹来，苇叶摇曳，沙沙作响。
芦苇，古人叫作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
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
之，宛在水中央。”看着满河沟的芦苇，《诗经》里优
美的诗句油然浮上心头。这里的芦苇比人高出许
多，挤挤挨挨，可真的是“苍苍”，长势茂盛了。“伊
人”是谁呢？是秦皇吧？他还在“水中央”吗？那
可真是找不到了。

站在桥上向东看，前方有东风小学；向西看，
是创达义乌商贸城的高楼。向北望去，长沟的尽
头有一座郁郁葱葱的小山丘。那是拖锹岭吗？也
许是吧。如今它被世纪大道隔开，在大道的北侧
了。

我走下桥去，穿过一片菜地到达水边。水面
清澈，像一面镜子，映衬着蓝天白云。左手边，我
刚才站立的地方，那公路桥上不断有汽车驶过；桥
下，老龙洼的水静静地流淌。古代与现代在这里
交织，共同构建我们的新生活。

上了公路，转到淮河西路的南边。站在桥上
围栏边，俯身下视，桥下水面依然清澈，略远处却
漂满了青苔。再向前五六十米，那里矗立着一座

水坝。到坝上去看看却要绕远路，因为路南一大
片土地被围上了，听说在这里要修建一座娱乐场
所。我不死心，绕了一会，还是绕进去了。刚平整
过的土地罩着纱网，大约是怕尘土飞扬吧。踏着
纱网走过去，我到了水坝旁边。这里也有告示牌，
上面写着“沙岗水库”，小二级水库，建于1958年。
大坝大约最近重修过，因为坝身和旁边的小屋都
很新。大坝的闸没有关严，一道细小的流水从闸
底流出，在阳光下银光闪闪。

再向南不远，秦皇塘的水转为暗河，静静地穿
过金山路，最终在西方寺流入清流河。

淮河西路路南这一片现在开发了，利用了老
龙洼南边的一小段。景区里有水，就活了。那路
北的水面呢？那里水面更大更长更广阔，是老龙
洼的主体，可以利用的地方更多，什么时候开发
呢？开发以后，冠上秦始皇的名字，加上一段说
明，那一定会火。

那藏身在秦皇陵里面的祖龙，会有怎样感受
呢？千年铁树会开花，遗迹千年放彩霞。同是炎黄
后代人，后茬胜过前一茬。

老龙洼、秦皇塘、秦王拖锹岭、皇道山，有两千
多年的历史了，滁州有哪里的景物历史有它悠久
呢？我们修复了唐宋明清的建筑，修复了民国时
期的建筑，对这个最古老的遗迹，秦始皇的遗迹，
该如何开发利用呢？

我们滁州的历史久远啊。

秦皇塘秦皇塘
○周惟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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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吴家在凤阳县考城正南，与考城一

山之隔。那山叫大横山和小横山，两山之

间形成一个山口，叫横山口。是古代合肥

经怀远进京的官马大道。

我小时候知道军吴家，是听到的。为

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家里天天都能听到

从南山传来阵阵的号角声，听大人们说那

就是军吴家的牛角号。

少年时，秋天到南山摘山枣，当爬到马

山山顶往南望去，有一个村庄很特殊，黑压

压的村庄树木周围能隐隐约约看到环村庄

而建的石头围子。军吴家的石头围子在山

南山北都很出名，虽然是在山上看到的，但

心中有了直观的印象。

参加工作后，也许和军吴家有缘，我曾

经先后三次到官塘乡工作过，与军吴家开

始了近距离接触。20世纪70年代，我还在

军吴家教了三年书，认识了许多乡亲。军

吴家民风淳朴、勤劳善良，在军吴家工作期

间，我和他们结下了深厚友谊。

军吴家是一个有军户背景的村庄。村

中居民基本是由单一的吴姓组成，只有极

少外姓。据军吴家自述，他们的祖先是清

初吴三桂的后裔充军发配到这个地方的，

现已传十几代，人口过千。他们是否是吴

三桂后裔充军来此屯田，不追其究，有一点

是可以肯定的，这个村庄吴姓是军户身份

毋庸置疑。尤其是村庄带“军”字开头的，

基本都是属于军户。

军户不受地方管辖，是由兵部管理。

来到军吴家你会发现，这里处处充满了军

户文化。上面提到的军吴家石头围子，就

是一个明显的迹象。我们山南山北这么多

村庄，没有一个村庄有军吴家这样规模、这

样壮观的石头围子。军吴家在当地并不是

一个很大的村庄，只能算得上一个中等村

庄，而它的石头围子是山南山北最大的。

过去匪患猖獗，尤其大河西的武装土匪横

行于淮河两岸，许多集镇和村庄深受其害，

但是这些土匪经过军吴家时，看到如此壁

垒森严的围子，都望而却步。

军吴家的围子设有东西南北四个围

门，东门是主围门。东围门不是面向东开，

而是在东围墙开了一个面向北的大围门。

东围墙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错位，围门就开

在这里，类似城门的瓮城，以便于瞭望与防

御。而且圩子外面是宽阔的圩沟，形成水

旱两道圩子。

军吴家也是山南山北唯一放官牛的村

庄，早晨牛倌吹起牛角号，每家每户就把自

家的牛“额上头”放出，牛自己来到大巷，成

群结队沿着上山的官牛路到山上吃草。傍

晚牛倌再次吹起下山的牛角号，牛又自动

沿着山路回到庄子里，再由各家牵回家中。

军吴家的石匠也很出名，清代考城街

上有钱人家的“趟子墙”都是军吴家石工修

建的，据说军吴家石工是在军队施工中带

回的石工技术。

我的老友吴绍泰先生是军吴家人，和

他谈起军吴家军户话题时，他介绍说：“不

光从围子和石工能看到我们的军户文化，

就是一些生活细节也有和其他村庄所不

同的地方。例如，我们家的大锄把和其他

村庄都不一样，一般的大锄把是齐头的，

而我们家的大锄把是尖头的，为什么是尖

头的呢？就是一旦形势需要，就可以把锄

头腾下来，在另一头安上红缨枪，就是武

器。在清代，我们家的扁担也和其他村庄

不一样，我们家的扁担两头都包有三角铁

器，它既是扁担，也是随时可以作为武器

使用的。”

军吴家作为军户的确有许多与周边

村庄不一样的地方，不然怎么会带个“军”

字呢？

军吴家军吴家
○张汝套

春到人间草木知。
难熬的三年岁月趋于恒定，皆已释然。三

年后的春天，绿窗明月，耳目一新，在时序运转
中慢慢铺展开来。

望城冈望城冈，，稼禾恋稼禾恋

白塔河水，流经古城，流经良田万顷，碧水
春风。每一位天长人对这条母亲河，都有着难
以言说的情感。悠悠白塔，矗立经年。古往今
来，与塔关联的不仅有河流、湖泊，还有寺院。
白塔河畔，汉韵悠然的玲珑宝塔，与二凤山望城

冈遥遥相对，各自霜枝傲立，御风而行。
山高不过百米，方圆不足十里，地势高耸，

两座并列的土丘，仿佛两只展翅欲飞的凤凰，
故而得名“二凤山”。素有“袖珍九华”之美誉
的天长护国寺，就坐落在二凤山望城冈。迄今
为止，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始建于唐朝，
原址西门老街，曾易名天后宫、护国庵。重建
于清同治四年。公元一九八七年重修，赵朴初
先生题写寺名。

护国寺是一座园林式庙宇，“二贤堂”端居
于其核心部位，占地两百多平方米，里面陈列
着歌颂一代名相包拯、大孝子朱寿昌的诗词，
以及楹联和书画等。当年，天长是包拯的首任
之地，这里一直流传着其任天长县令“智断牛
舌案”的故事，以及妇孺皆知的“二十四孝”之
一的“弃官寻母”的千古佳话。旅居台湾的天
长籍著名诗人、书法家邬荣昌先生欣然命笔：

“包县令铁面青天清誉高日月，朱乡贤辞官寻
母孝名垂古今。”

小而美小而美，，开门来开门来

人声鼎沸，市烟纷蒸。不同于北京八大处
的庙会，天长庙会的游客和祈福的民众，他们不
是来自五湖四海，大多数来自江浙沪和皖东周
边县市区。

不知道是庙会带火了天长周边人气，还是
天长周边的人气带火了庙会。小而美，大而
全。与护国寺一箭之地，南接小家碧玉的“口袋
公园”，“钻石玉绕”的全民健身中心一场一馆，
以及“茉莉芬芳”的文化艺术中心；北邻集吃住
游玩于一体的广场商业圈，“书香百年”的民国
藏书楼，历经明清等朝代的天长古城墙遗址“崇
本门”。半径一公里之内环绕着红草湖、胭脂
山、西月城、护城河和滨河公园等众多公园，百
步见绿，五百米见游园。亭台、水榭、长廊、城市
绿道，游乐场、小游船、观景画舫和一批健身休
闲设施也应运而生。“城在景中，景在城中”，陶
醉其间，沉浸于城市绿肺，天然氧吧，四时之景
不同，为市民幸福“加码”。

人们把日子过成了画。孩子们兴高采烈地
耍着滑滑梯、跷跷板，成年人则引体向上的器
械上奋力提膝。体育+科技，高端大气，装备完
善，百姓健身房搬到了室外，延伸了全民健身

的“幸福半径”。附近还配备了公厕、巨型遮阳
（雨）棚，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不仅可迅速掌
握各项体质测试，还可以查询“运动处方”，既
方便又快捷。

看花人看花人，，倾耳听倾耳听

春风不语，即随本心。“一半在土里安详，一
半在风里飞扬”，作家三毛如是说。三毛对玉兰
花有着别样的情感，而市民T女士，是一名油田
工人，她出生于肥东，入住天长快二十年了，每
年初春时节，她都要来护国寺，看一看大殿背后
的那株白玉兰，总少不了与“君”留影。又逢今
年花期，T女士一刻不敢怠慢，在她看来“看一场
花事，等一位故人”，所有的期待都是久别重逢。

乱花渐欲迷人眼。其实，此际最能够打动
人的，是花开的声音，在“蒌蒿满地芦芽短”的红
草湖，在“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川桥河景观带，人
们微闭双眼，侧耳倾听，紫薇、樱花、海棠……欣
欣然，你追我赶，互不相扰。

春光已驻，游人如织。红男绿女，或三三两
两，或成群结伴，谁也不愿错过，谁也不愿辜
负。不可否认，来赶庙会者，有的是来看热闹
的，有的是来看大戏的。扬剧，这一非物质文化
遗产地方剧种，已根植于天长人的内心深处。
男女老幼纷纷聚拢向戏台，只为一睹名家名角
的风采。没过一会儿，戏台前便迅速聚集了千
余人，数千人……

市民李先生一家四世同堂，他很细心地将
坐在轮椅上的耄耋老人，推到戏台的“显眼处”，
在儿孙们的簇拥下，津津有味地看着正在上演
的大型古装戏《分裙记》。据李先生介绍，老人
是自己的父亲，年轻时，就是一名铁杆戏迷，平
时还喜欢哼上一两段《五更里》《方卿羞姑》和

《王瞎子算命》。老人手头上还有一个旧式笔记
本，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字，谁主演过啥角色，
谁擅长扮演“花脸”、青衣、小丑、武生，濮玉清、
李开敏、姚恭林、苏春芳、杨国斌等一批名家名
角的名字悉数在册，如数家珍。庙会的第五天，
戏台唱戏也唱了五天，每天上下午各一场，老人
家每天抢先占好位子，一场戏也舍不得错过。

安顿好老人，一旁的外孙女琳琳，此时此
刻，她还惦记着五颜六色的风筝摊位，缠着要一
只和哥哥一模一样“蜻蜓”。老李乐呵呵地对琳

琳说：“买买买，马上到你爷爷奶奶那里报账。”

食为天食为天，，滋味长滋味长

《人间食单》的作者王干先生，曾撰文发
问：“在哪儿吃？家里太烦。排挡，太乱。酒
店，一般。”在此，斗胆给先生“支招”——“来天
长天发吧”。

踏遍千山万水，最忆儿时味道。闲步于小
吃长廊，有一种味道似曾相识，又那么地刻骨铭
心。不仅仅是因为它经济实惠，而且它的的确
确勾起人们对过去时光的留念。没错，它就是
孩提时代心心念念的“油端子”。“油端子”的制
作工艺并不复杂：将面粉加水调成糊状，少许倒
入圆形勺中，加入白萝卜丝、肉馅和葱花，再覆
以面糊油炸。无论身居何处，年过几何，吃过什
么佳肴野蔌，品过怎样海味山珍，但儿时的“油
端子”，却一直不曾忘记。

上有苏杭，下有天长。“鱼米之乡”的天长，
襟江带湖，地腴物阜。一位不知姓名的美食家
曾经这样形容：吃饺子是舌尖上的“舞蹈”，推
而广之，享用酸辣鲜香的天长美食，就像是一
支春天的交响。请坐，请上坐，朴实爽直，天长
人有天长人的待客之道。甘露饼、时令田螺、
蒜泥龙虾、高邮湖大闸蟹，秦栏卤鹅、汊涧素
鸡、铜城樱桃肉、杨村烩鱼羹、金集洋府火锅
等，大多久负盛名，它们差不多都成为了天长
的符号。特别是近10年来迅速蹿红的龙岗“鸡
头果”（学名芡实），不仅蜚声大江南北，其派生
出的“芡实糕”“芡实酒”“芡实罐头”，也大大方
方地进京入市，上了大都市的寻常百姓家庭的

餐桌。《本草经百种录》：“鸡头实，甘淡，得土之
正味，乃脾肾之药也。”

说起甘露饼，还有一个小故事：久居江南的
一位滁州作家，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从美食群里
得知，天长有种美食：形同玉璧，洁白无瑕，层层
叠叠，宛如绽放的牡丹。既好看又好吃，而且另
外还有一个悦耳的名字——状元饼。传说与晚
清皖东唯一的状元、天长龙岗人戴兰芬有关，只
是素未谋面，不知其味。后朋友从天长捎来了
几盒，果真百闻不如一见，齿颊留香之余意犹未
尽，为此，她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天长甘露饼》的
美文。黄山一位文友见报后，几经转折也网购
了几大盒，割爱分她一半，让她美美地享用了好
一阵子。据说，在已出版的《二十四节气里的滁
州味道》里，也可以读到有关甘露饼的文章。

结 语：稼禾尽观，灯火可亲。此时此

刻，置身于千年古刹的制高点——怡然亭，凭栏
远眺，胭山之巅的千秋亭，把酒临风，素心可
鉴。吴头楚尾，“花县”天长。始于泱泱大唐，承
载着一代君王的远大梦想。与闻其盛，寻了三
年的春天，原来在小城的笔端，近在咫尺，又随
处相见。向水而生，归来无恙。

草木蔓发草木蔓发 春山可望春山可望
○秦 骏

淮河西路大桥下的老龙洼


